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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东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的坝光

村，是一片还未开发的处女地，拥有着深圳沿

海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生态和红树林等稀缺生

态环境，是深圳人心中最美的村落，是逃离城

市的人们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最后的桃源”。

但自 2005 年深圳将精细化工园选址坝光

后，无数深圳人和环境保护人士开始为坝光、

为这块似乎未曾融入深圳改革浪潮的处女地

担忧，担忧它的生存状态和生态从此遭到破

坏，担忧它的美丽一去不复返……

所以，当 2011 年 1 月万科企业董事会主席

王石在微博上爆出“听说大鹏湾的精细化工园下

马了，喜不自禁”的消息后，我们可以想象会有多

少人像王石一样“喜不自禁”！不过，就当人们还沉

浸在“喜不自禁”中的时候，另一个担忧接踵而至——

取精细化工园而代之的是新兴产业基地。

曾经的坝光
自然生态类“最美乡村”

曾经，2006 年，坝光是深圳市

旅游局授牌的 7 个“第一批深圳乡

村旅游点”之一。

曾经，2006 年，坝光是广东省

旅游局主办的“寻找广东最美的

乡村”活动中 30 个自然生态类广

东省最美乡村旅游示范区/点之

一，深圳入选的乡村仅两个。

曾经，2007 年，深圳大学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东部滨海

地区历史价值村落保护与利用研

究》编写项目组，历经1年左右时间，走

访了深圳东部所有的121个传统村落，

通过对那些村落以及其内部传统建

筑的详细调查，从历史地位、特殊

性、村落构成、保存状况、便于利用

等角度，选定了 25 个传统村落和有

代表性的 10 个传统公共设施作为

保护与利用对象。坝光社区的盐灶

村就是25个传统村落之一。

也曾经，《东部有大美——太阳

山画家画山海龙岗油画作品集》中

寂静的坝光古村庄、美丽的银叶树

林、清幽的山涧把山海龙岗的美烙

印在人们心里，让人们无限向往。

终 于，在 这 个 初 夏 的 日 子，

2011 年 4 月 30 日，《中国文化报》记

者带着一种无法释怀的情怀，甚至

一种景仰的心情，去亲近梦中的坝

光，追寻那古老幽静的盐灶老屋，那

绿茵茵的山涧，还有那盘根错节、诉

说着历史的古银叶树群。

盐灶古村
老宅人去楼空

坝光依山傍海，散布在16公里

的海岸线旁，因为地处偏远，一直保

留着原生态的面貌。坝光的居民告

诉记者：“看到有‘红树林餐厅’标志

的地方就是盐灶村了。”在盐核公路

的一个路口，停了一辆旅游大巴，路

口处写着“红树林餐厅”“康游别院”

的指示牌，并提示“大巴禁入”。沿

着这条乡村小路往里走，有一村落。

因为是“五一”黄金周，去往村

落的小路上，有很多小汽车进进出

出。村口是一畦畦绿茵茵的西红

柿菜地。走进村庄，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游客出入的红树林餐厅。红

树林餐厅的右边是一座坍塌的老

房，老墙已经斑驳，隐现出大小不

一的鹅卵石。老房的残垣上涂着

鲜红的“拆”字，一块破旧的木板上

写着“游客止步，内有恶狗！私自进

内，后果自负！”

这个破败的村落难道就是古老、

美丽的盐灶村吗？盐灶村是不是在

下一个村落，偏僻地隐藏在坝光

深处？看着如此不堪的情景，记者

满心疑问。可村民告诉记者，“这就

是盐灶村！”可是《东部有大美——

太阳山画家画山海龙岗油画作品

集》里美丽古旧、纤尘未染的盐灶古

村哪去了？记者执著地沿着村内的

巷道前行，希望还能够找到如山水

田园油画般完好无损的古村农舍。

但是眼前的景象告诉记者，古老的

盐灶村已名存实亡——村内到处都

是断壁颓垣，随处可见醒目的“拆”

字，古旧的老屋大门紧锁。一座大

户人家的古老宅院门廊上的燕巢不

禁让人想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

入寻常百姓家”，若不是游客的到

来，盐灶村或许现在听见的只是

燕子的唧唧声。除了古旧的瓦房

老屋，盐灶村内也有不少近几年

新建的楼房。从盐灶村对面的盐灶

水库堤坝上朝盐灶村远远望去，盐

灶的瓦房老屋已经被新式的楼房遮

掩，丝毫没有古村的气息。

在盐灶村，记者还看到一个普

遍的景象——新式楼房的顶层、院

落里的花草树木，甚至鸡栏鸭舍都

被不锈钢护栏圈了起来。不仅在

盐灶村，在坝光的产头村等其他村

落，到处可见不锈钢护栏。问了村

民才明白，因为坝光整村拆迁安

置，他们不得不把属于自家的所有

地方都圈了起来。

提起坝光的拆迁，坝光顺景田园

度假村的老板周先生显得非常无奈：

“现在还没有拆迁到这里，但总有一天

要离开这里的。”在澳子吓码头，一位

上世纪90年代就来到坝光的四川生

意人告诉记者，“前几年，游客在这个

码头还可以乘快艇去西冲、三门岛，但

现在已经几乎没有游客了。”

如今，坝光村原生态的东西都在

逐渐被城市和现代化吞没，它即将离

我们远去。在盐灶村，老宅已经人去

楼空。让盐灶依然充满生气的是招

待游客的海鲜餐厅、农家旅馆，还有

一处便是村边的古银叶树保护区，

以及盐灶背靠着的那片没有沙滩

的海。在生长着银叶树的湿地上，

有一条曲曲折折的木栈道，栈道上

有稀稀落落的游客在拍照。一位游

客告诉记者，“我是慕盐灶古村之

名而来，想看看古村和古银叶树，没

想到老房子已经被拆了，不过稍让

人感到欣慰的是古银叶树还在。”

精细化工园
在质疑声中夭折

早在2005年4月，深圳市城市规

划委员会2005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深圳精细化工园区规划选址

论证》，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把发

展精细化工产业、建设精细化工园

区作为深圳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增

强经济发展后劲、提高城市综合竞

争力的重要突破口与切入点。经过

充分选址论证，深圳将坝光作为精

细化工园区首选地。根据规划，坝光

将重点发展液态天然气化工、新材

料和精细化工三大产业。深圳还为

坝光绘制了美好的发展蓝图——

预计每年带来 1200亿元工业产值，

“相当于再造一个龙岗”。

2007年，在确定为精细化工园

项目后，坝光开始拆迁安置。在从澳

子吓码头去往盐灶村的乡村小路上，

记者看到一处通告坝光社区产头居

民小组综合整治责任情况的公告牌：

产头居民小组综合整治责任区内有

老屋48栋，租住老屋11栋、无人住老

屋37栋，无六小场所（包括小门店、小

作坊、小餐厅、小招待所等）。据了解，

目前，坝光拆迁工作已完成90%以上。

尽管坝光拆迁工作已完成大部

分，但精细化工园自选址论证、立项

以来，环保人士、深圳市民，甚至周

边城市市民对其可能带来的环境

污染一直都质疑不断。2008 年，

红树林保护专家王勇军曾提交一

份《关于调整“坝光精细化工园区”

建设规划的建议》的提案。提案指

出，坝光是深圳市保留不多的天然

海岸线之一，坝光精细化工园区的

开发建设，对大鹏半岛和大亚湾海

域的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将造成永

续性的、不可逆转的严重破坏。但

提案并未受到重视。

2010 年 6 月，一惠州市民也曾

在惠州市人民政府网建议，希望惠

州能反对该项目。市民认为，因坝

光紧邻大亚湾，污染物排放将影响

惠州市大亚湾的海域环境质量和大

气环境质量，还可能对大亚湾水产

资源、自然保护区保护物种及大亚

湾沿岸渔民生活带来不利影响。惠

州环保局也表示，市政府及相关职

能部门（市环保局、市海洋渔业局）

一直都反对该园区的建设，并曾先

后 4 次将相关意见反馈到广东省

海洋与渔业局和省政府办公厅，

明确表示不同意深圳精细化工园

区在坝光建设。

鉴于深圳市的调研以及社会各

界的质疑，终于，在 2010 年与 2011

年交接之际，广受关注的坝光片区的

产业发展定位出现转折。2011年1

月，在深圳市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

议上，深圳市发改委主任徐安良如此

介绍坝光的将来——加快把坝光打

造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加快

推进坝光园区整体搬迁安置，大力

发展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投

资密度和低污染低能耗的新材料、

新能源、生物医药、环保、港口、物

流等产业。这意味着精细化工园

项目夭折。而早在 1 月 14 日，万科

企业董事会主席王石也曾在其新

浪微博上爆出精细化工园项目落马

的消息，以及他“喜不自禁”的心情。

对于已经开工填海建设的精细

化工园终于落马，诸多人士表示

欣慰。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编辑部

副主任黄焱红1月16日也发微博感

慨：坝光村活了！在周围人士挑头、

大量民间人士参与和多年的呼吁

下，政府刚刚宣布项目下马。这真

是大快人心事……

于2008年12月正式开工，时至

2011 年 1 月，精细化工园终告落

空。但对于坝光，精细化工园的下

马是否就意味着坝光可以找回原

生态的“坝光”呢？

未来的坝光
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

精细化工园下马，并不意味着

坝光被再次“遗忘”。在精细化工园

项目下马的几个月后，2011年4月，深

圳市委常委、龙岗区委书记蒋尊玉、

龙 岗 区 区 长 姜 建 军 ，以 及 深 圳

市、龙岗区相关部门领导一同前

往坝光进行现场调研。而由 20

名专家组成的坝光产业课题组也

正式开展相关课题的调研工作。

在与盐灶村隔路相望的深圳新

兴产业基地筹建办，远远望去，人们

能够看到“开发与保护并重 建设

低碳生态示范产业园区”“加快生

态产业园区建设 构建低碳经济

示范城市”的标语。

但近几年，坝光的生态环境并

不乐观。尽管坝光依然保持原生

态，但坝光的空气质量却早已达不

到一级水平，海域已是二类水质，经

常发生赤潮且日益严重。有些专家

在看过坝光周边产业布局图后表示

出了无奈。与坝光一山之隔的有大

亚湾核电站，核电站第三台机组距

离坝光 5 公里；距坝光海面 4 公里

处，是惠州油库码头和石化仓储；距

离6公里的东北角是惠州马鞭洲岛

千万吨级石油储存基地；北面10公

里是惠州大亚湾石油化工区。因坝

光已被石化产业区包围，专家们甚

至认为保护坝光已经失去意义，为

寻求深圳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发

展，坝光必须合理科学地利用。

未来坝光如何发展？龙岗区委

常委、常务副区长王幼鹏表示，东部

三镇（葵涌、大鹏、南澳）是深圳环境

资源最好的。从城市经济发展来

说，东部没有发展，但不能说没贡

献。在“十二五”期间，东部三镇是

政府引导性开发，东部大型开发性

项目都属生态型、环保型。以前，

坝光地区定位为化工，希望与惠

州化工连接。现在精细化工园下

马后，希望发展高精细产业，区里

提出建议打造生物产业。

精细化工园夭折了，取而代

之的是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是否

也会给坝光带来生态负面效应？

深圳新兴产业基地筹建办负责人

表示，未来的坝光会着力发展高

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投资密度

和低污染、低能耗产业等生态友

好型产业，即三高两低产业，涉及

七大领域，分别是节能环保、新一

代 信 息 技 术、生 物、高 端 装 备 制

造、新 能 源、新 材 料 和 新 能 源 汽

车。但无论什么产业，都不太可

能做到零污染、零排放。

2007 年 ，媒 体 曾 展 望 坝 光 ：

“不久的将来，这里崛起的，将是

一个年产值 1000 亿元的精细化工

基地。届时，在这片土地上，喧闹

的厂房、宽阔的马路、成千上万的

工人都将出现。”虽然数年后的今

天，这个展望已支离破碎，但或许

另一个数年后，它会成真。那时，

人们不知是该为坝光的新兴产业而

欢欣，还是为失去的坝光而失落？

曾经的坝光是曾经的坝光是““寻找广东最美的乡村寻找广东最美的乡村””活动中自然生态类最美乡村旅游示范区之一活动中自然生态类最美乡村旅游示范区之一（（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断壁颓垣的盐灶村绿意盎然。

坝光被石化产业区包围，近几年，它的生态环境并不乐观。

自精细化工园选址坝光后，坝光开始进行拆迁安置，这片原生态处

女地离我们渐行渐远。图为已人去楼空的盐灶村老宅。

那片曾经“被遗忘”的处女地
——自然生态类美丽乡村坝光调查

本报驻广东记者 彭海霞

坝光这个在深圳山海龙岗

沉睡了百年的传统村落，屡被形

容为“被遗忘的村落”。但精细化

工园选址坝光，证明这个“被遗忘

的村落”正渐渐被关注。如今的

新兴产业基地筹建更是把坝光的

发展提升到了又一个起点。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这让坝

光自深圳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保持

着原生态，但这也让坝

光付出了经济不发达

的代价。新兴产业的

来临，这对缺少工业、人

均收入偏低的“寂静坝

光”来说，或许是等待凤

凰涅槃后而重生、“再次

蜕变”的难得机遇。新

兴产业基地的筹建将

让坝光告别传统落后、

偏远闭塞的小渔村形

象，将带来每年千亿产

值的突破，甚至“再造一

个龙岗”的奇迹。海陆

面积共50平方公里、依

山傍海的坝光，在市民

眼里，是远离尘嚣的原

生态好去处。但在城市

化进程越来越快的今

天，在城市发展规划决

策者的眼里，它是一块

潜力巨大的宝藏。正

如深圳新兴产业基地

筹建办的工作人员所说，深圳目前

已经很难找到像坝光一样可供开发

的土地，作为一块还未被开发的处

女地，坝光作为产业开发非常有

必要。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新

兴产业的来临是否也意味着原生

态坝光在精细化工园项目之后的

再次沉沦呢？现实告诉我们，坝

光经过三四年的土地整备和整村

拆迁，绝大多数村民都被安置到

葵涌街道，告别了生他养他的小

渔村。曾经的广东最美乡村、曾

经的东部滨海传统村落，如今已

经沦落成断壁颓垣、人去楼空的

情景。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冯骥才曾说过，“一个地区的经济

有兴衰，但唯有文化是永远攥在手

中不变的王牌，是永恒的资源。”传

统村落是特定地区社会发展的历

史积淀，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它

包含着文化的基因，保护传统村落

就是保护历史和文化。对于历史

文化底蕴并不深厚、传统村落屈指

可数的深圳来说，像坝光盐灶村这

样的传统村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人

文资源。而如今的盐灶

村已经破败。人去楼空，

意味着传统村落的消逝，

意味着传统的、历史的、

文化的、生态的东西正在

城市发展进程中慢慢剥

落，渐行渐远。这对坝

光，对深圳，对人类来说

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

对于精细化工园

的落马诸多人士表示

欣慰，甚至媒体也认为

“美丽的坝光‘死里逃

生’”。可是让人担忧

的是，“死里逃生”的美

丽坝光只是从此一“虎

口”落入彼一“虎口”。

坝光，这个身在山海龙

岗的美丽村落，在改革

开放 30 年后的今天，

或许不应该被改革开

放的浪潮忽略。可是

当人们心中的那片净

土渐渐被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取

代，离我们远去之后，我们的山海

又能留下几分山色和海色？

曾有人说过，不贫穷就不叫

古村落，没有原住民也不叫古村

落。是否古村落在记载保存历史

文化民俗记忆的同时，注定要付

出经济落后的代价？经济发展和

生态保护，似乎永远是一个矛盾

体。而如今，对坝光来说，无论

是经济发展上的涅槃，还是生

态保护上的沉沦，我们只能寄

希望于新兴产业基地定位于发

展对坝光生态环境友好型的产

业，在乡村的城市化发展之路

上，争取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原

生态的破坏，最大程度地对文化

历史资源的保留。

涅
槃
还
是
沉
沦

杨

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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